
 
 

鳳
凰
山
的
波
希
米
亞
來
客  

 
 

 
 

 
 

李
鎮
錦 

  

潮
安
北
部
的
鳳
凰
山
，
乃
潮
州
北
部
的
分
水
嶺
，
縱
橫
千
里
，
主
峯
高
達

一
千
四
百
九
十
七
米
，
和
泰
山
的
高
度
相
差
不
遠
。
它
阻
隔
了
北
方
的
寒
流
，

也
堵
截
了
與
北
方
的
文
化
交
流
，
使
潮
州
地
區
自
成
一
國
，
久
而
久
之
，
發
展

出
獨
特
的
文
化
、
音
樂
和
方
言
。 

  

我
對
鳳
凰
山
感
興
趣
，
是
由
於
讀
過
民
初
張
競
生
一
篇
︽
憶
故
園
︾
的
文

章
。
那
是
一
篇
優
美
的
散
文
，
但
又
不
意
地
流
露
出
潮
人
的
實
利
性
，
作
者
在

沈
緬
思
憶
故
園
月
夜
之
餘
，
總
不
能
忘
懷
山
的
實
利
。 

  

我
們
在
山
腰
候
車
室
等
候
轉
乘
小
車
上
山
看
茶
園
，
外
面
大
雨
滂
沱
，
在

候
車
室
赫
然
見
到
三
位
老
外
。
兩
男
一
女
，
三
十
來
歲
吧
，
一
個
男
的
戴
了
一

頂
老
外
才
會
買
的
大
笠
帽
。
另
一
位
男
的
穿
了
一
件
印
有
﹁
茶
﹂
字
的T
裇
，

顯
然
是
愛
茶
的
人
，
奇
怪
的
是
他
們
都
沒
帶
雨
具
便
出
來
了
。
傾
談
之
下
，
知

道
他
們
是
來
自
捷
克
。
捷
克
古
稱
波
希
米
亞
，
以
藝
術
品
味
聞
名
歐
洲
。
這
三

位
老
外
在
如
此
天
氣
摸
到
這
裏
來
，
可
算
是
稀
客
了
。
在
登
峯
的
小
車
上
，
我

說
也
曾
踏
足
貴
國
家
。﹁
嗯
！
是
布
拉
格
嗎
？
﹂﹁
是
啊
，
那
是
個
美
麗
的
地
方
。
﹂

﹁
你
們
也
曾
到
過
中
國
的
什
麼
地
方
嗎
？
﹂
﹁
雲
南
和
華
東
。
﹂
都
是
產
茶
的

地
方
，
這
幾
位
遠
客
果
然
對
產
茶
地
有
興
趣
。
不
多
久
，
我
們
的
對
話
也
就
完

了
，
他
們
一
直
默
然
的
和
我
們
一
起
參
觀
茶
園
，
又
掏
出
人
民
幣
來
買
茶
葉
。 



  
捷
克
人
就
是
那
麼
冷
雋
而
睿
智
，
這
也
難
怪
，
一
九
三
九
年
，
在
無
能
力

抵
抗
之
下
，
遭
到
希
特
拉
的
入
侵
。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又
淪
為
蘇
聯
的
附
庸

國
。
但
捷
克
人
總
是
默
然
不
甘
，
終
於
在
一
九
八
九
年
爆
發
了
天
鵝
絨
革
命
，

一
下
子
改
變
了
世
界
的
格
局
。 

  

布
拉
格
整
座
城
市
儼
然
是
歐
洲
古
建
築
的
博
物
館
。
大
部
份
歐
洲
大
城
市

都
毀
於
二
次
大
戰
的
戰
機
轟
炸
，
布
拉
格
却
幸
運
地
保
存
完
好
。
主
要
原
因
是

她
不
是
參
戰
國
，
另
外
就
是
基
於
為
保
護
古
建
築
這
不
能
說
出
的
理
由
，
讓
納

粹
輕
易
的
入
侵
了
。 

  

布
拉
格
的
查
理
四
世
大
橋
是
市
標
之
一
，
就
像
清
明
上
河
圖
般
，
熱
鬧
非

凡
，
遊
覽
時
，
即
遙
想
起
潮
州
的
廣
濟
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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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零
一
三
年
五
月
廿
六
日 


